
○程焕文 (中山大学 信息管理系 , 广东　广州　510275)

晚清中国人对西方图书馆的考察 (上)

　　　　 [ 关键词] 图书馆学史;图书馆史;中国;晚
清;西方图书馆观念

　　　　 [ 摘　要] 晚清时期中国人对西方图书馆的
考察大致可以划分为鸦片战争时期 、 洋务运动时
期 、 戊戌变法前后和清末新政时期等四个历史阶
段。本文通过对晚清中国人对西方图书馆的历史
考察 , 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西方图书馆观念向中国
传播的历史过程及其影响。

　　　　 [ 中图分类号] G259.2952
　　　　 [ 文献标识码] A

　　　　 [ 文章编号] 1005-8214(2004)03-0087-04

　　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 , 也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。
面对着西方的坚船利炮 , “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” 林则徐
和魏源提出要 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 , 主张学习外国的长处 ,
以对付外国列强的侵略。为了 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 , 林则
徐编了 《四州志》 , 魏源编 《海国图志》 , 虽然他们未能亲
身出国去考察 , 书中的材料都是靠间接采辑而来的 , 难免
有不少谬误 , 但是这些著作毕竟让中国人开了眼界。“林 、
魏之后 , 中国才开始有读书人走出国门 , 到欧美 、 日本去
学习 、 访问和工作。容闳 、 王韬 、 郭嵩焘 、 黄遵宪和严复
等人 , 要算是最早的。接着出国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, 尽管
其中不少是奉派而去的政府官员 , 但既然去了 , 就不会不
接触近代—现代的科学文化 、 政治思想 , 也就不可能不在

中国发生影响。” [ 1]同样 , 他们在出国的过程中也不会不接
触到西方的图书馆和西方的图书馆观念 , 这种接触也不会
不对中国近代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术产生一定的影响。

鸦片战争以后 , 随着中国国门的不断打开 , 到欧美 、
日本去学习 、 访问和工作的人越来越多。虽然他们出国的
目的主要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和政治思想 , 而不是图书
馆学 , 但是 , 他们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作为西方近代文明
标志之一的图书馆。当然 , 他们中间能够自觉或不自觉地
接触西方图书馆和西方图书馆观念的主要是一些留学生 、
学者和出使官员。虽然不是每一个接触过西方图书馆和西
方图书馆观念的人都能够把他们的所见所闻完整或部分地

带回来并且在中国予以传播 , 但是能够有此作为的并不鲜
见。他们或者以文字的方式记载和介绍西方的图书馆和西
方的图书馆观念 , 或者以实际的行动倡导和创办西式的图
书馆 , 多少都会对中国近代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术产生一定
的影响。

需要说明的是 , 虽然有不少人在出国期间接触过西方
图书馆和西方图书馆观念 , 但是能够留下文字记述的并不
多。同时 , 他们所留下的文字记述通常也都是只鳞片爪 ,

没有完整的专门著述。所以 , 笔者只能根据一些零星的史
料勾画出中国人考察西方图书馆的一些不完整的线条。

1　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与西方图书馆的接触
鸦片战争的炮火打开了关闭了上千年的中国大门。面

对着这突如其来且艰难勉强的国门开放 , 人们并没有思想
准备。因此 , 尽管鸦片战争后 “出洋” 已成为可能 , 但是
绝大多数中国人 , 尤其是知识阶层的人士 , 在浩瀚的大海
面前 , 仍然是犹豫不决或踟蹰不前。后来 , 由于一些相当
偶然的因素 , 一些士大夫终于迈出了国门 , 去到了西方国
家。正因为如此 ,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的 “出洋” 与洋务
运动时期中国人的 “出洋” 具有明显的不同。由于最初的
中国人 “出洋” 常常具有相当的偶然性 , 所以 , 在很大程
度上 , 他们不是考察西方图书馆 , 而是遭遇或接触西方图
书馆。自然 , 他们也就难以留下多少有关西方图书馆的记
述。

容闳 (1828—1912)广东香山人 , 是鸦片战争后最早
接触到西方图书馆的中国人之一。1841 年 , 容闳进入澳门
玛礼逊学校读书。 1847 年 1月 4 日 , 由于其美国老师勃朗
先生(Rev.S.R.Brown)回美国时 “极愿携三五旧徒同赴新
大陆 , 俾受完全之教育” 的偶然机会 , 容闳与黄胜 、 黄宽
等人 , 从黄埔港乘 “亨特利思号” (Huntress)帆船 , 开始

了到美国的旅程。其后于 1850 年考入耶鲁大学 , 1854 年

耶鲁大学毕业 , 成为中国人毕业于美国第一等大学的第一
人。[ 2]作为第一代留学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,
容闳对近代中国的西学东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

晚年时 , 容闳曾专门著述 《My Life in China &Ameri-
can》 (New Yok:Henry Holt and Company , 1909)一书 , 总
结了其 60 多年的经历。在这本著作中 , 我们可以看到容
闳接触美国图书馆的点滴痕迹。

容闳在耶鲁大学读书时 , 耶鲁大学的兄弟会 “有一小
藏书楼” , 为了 “博微资” 以助学 , 容闳曾 “以会员之资
格” 参加过兄弟会藏书楼司书一职的竞选 , 并如愿以偿
“得与是选” 。 于是自 1851 年起 (即容闳在耶鲁大学读书
的第二学年末), 容闳开始 “为兄弟会管理书籍” , 并因
“尝任兄弟会藏书楼中司书之职二年 , 故相识之人尤多。
同样前后三年级中之学生 , 稔予者几半。故余熟悉美国情
形 , 而于学界中交游尤广” 。[ 3]虽然兄弟会藏书数并非真正
意义的西方近代图书馆 , 但是它毕竟多少还是有几分图书
馆的意味 , 所以 , 在某种意义上讲 , 容闳似乎可以算做是
最早在美国从事过图书馆工作的中国人。

依常理推测:容闳在美国的时间很长 , 他应该接触过
不少图书馆 , 并且了解美国图书馆的观念。遗憾的是 , 笔
者尚未发现容闳在此方面的记述。同时 , 容闳的著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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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祁思妍 , 刘新生 (北京师范大学 图书馆 , 北京　100875)

北师大的学子　图书馆界的骄子
———纪念王重民先生诞辰 100周年

　　　　 [ 关键词] 王重民;目录学家;生平事迹;

学术思想

　　　　 [ 摘　要] 王重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友 ,

是我国著名的目录学 、 文献学 、 敦煌学及文化

史专家。一个逝世 28年的学者其学术思想仍影

响很大。本文记述了王重民孜孜不倦 、 勤奋治

学的事迹。

　　　　 [ 中图分类号] G251.6

　　　　 [ 文献标识码] E

　　　　 [ 文章编号] 1005-8214(2004)03-0091-02

　　2003年是王重民先生诞辰 100 周年 , 北京大学于该年

9 月举行海内外学者共同参加的学术研讨会 , 纪念这位北

师大的学子 , 图书馆界的骄子。王重民先生由于受 “四人

帮” 迫害过早逝世 , 他的名字并不为一些年青师生所熟

知。但是如果你用 “王重民” 检索 1997 年—2002 年 6 年

间的 “中国学术期刊” 全文数据库 , 全文中可以命中 767

篇文章 , 引文中可以命中 277 篇 , 篇名可以命中 11 篇。

一个已经逝世 28 年的学者 , 其学术思想仍在延续 , 可见

其学术思想的生命力。查阅与其有关的文献 , 你会被王先

生的孜孜不倦 、 勤奋治学的精神所震撼。

王重民 (1903—1975), 字有三 , 号冷庐 , 河北省高

阳县人 , 是我国著名的目录学 、 文献学 、 敦煌学及文化史

专家。 1929 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 , 就职于国

立北平图书馆 , 1933 年 9月—1934 年 6月兼任辅仁大学国

文系讲师。历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 、 代理馆长 、 北京大学

图书馆学系主任和教授。他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创始

人。一生研究国学 , 著述宏富 , 留给后人丰富的文化遗

产。其著述有 《老子考》 、 《图书与图书馆论丛》 、 《中国工

具书使用法》 、 《敦煌古籍叙录》 、 《中国书史》 、 《中国善本

书提要》 等 , 还编辑了 《太平天国官书》 、 《徐光启集》 、

《敦煌变文集》 等大量文献著作 160 余部 (篇)。

北京师范大学校友录记载 , 王重民是北京师范大学国

文系第 17 届毕业生 , 1924 年入学 , 1929 年毕业。据一些

文献中有关人士回忆 , 王先生在我校求学时曾受到名师高

步瀛 、 杨树达 、 袁同礼诸先生的赏识 , 又与黎锦熙 、 钱玄

同 、 吴承仕往来密切。 “他治文史师事陈恒 , 深受器重。

于目录学尤为熟娴 , 尝作文章 , 冠同学前列 , 为陈垣北方

及门弟子 `河北三雄' 之一” 。从王重民校辑 1930年北京

图书馆出版的 《越缦堂读史札记》 卷首王式通 、 杨树达 、

高步瀛三先生序中可见诸位先师对王重民的赏识。重民先

生在我校求学时靠在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维持上学的费

用 , 后经师长袁同礼介绍课余到北海图书馆工作。从此

即踏上一生为之致力研究的目录学的里程。他风华正茂 ,

在日本流行起来。[ 27]也就是说 , 日本从开始引进西方图书
馆观念起 , 他们就对西文的 “图书馆” 一词有比较一致的
用于区别日本过去的 “文库” 一词的通用译名——— “书籍
馆” 。其后日本又将 “书籍馆” 统一改为 “ 书馆” , 而

“ 书馆” 一词又被中国借用 , 此是后话。
王韬应邀出游日本时正值日本古代 “文库” 向近代

“书籍馆” 转变的时期 , “书籍馆” 这种新生事物当然会引
起王韬的关注。王韬在 《扶桑游记》 中专门记述过他 “游
书籍馆” 的情形:光绪五年 (1879)五月七日 , 王韬在东
京与日本友人 “同谒神田圣庙。日东对庙为明遗臣朱舜水
饬匠所造 , 一仿明代制度。继谐书籍馆观书 , 馆寮归山海
室 、 山田松斋特供茗果。” [ 28]

为了说明 “书籍馆” 的特点 , 王韬在这段日记下专门
写了一段按语:“按:旧幕盛时 , 事孔圣礼极为隆盛。每
岁春 、 秋二丁释菜 , 三百藩侯皆有献供。所奏乐器 , 金石
咸备。维新以来 , 专尚西学 , 此事遂废。后就庙中开书籍

馆 , 广蓄书史 , 日本 、 中华 、 泰西三国之书毕具 , 许内外
士子入而纵观。开馆至今 , 就读者日多 , 迩来日至三百余
人 , 名迹得保不朽。惟开馆日浅 , 所蓄中土书籍仅九万三
百四十五册 , 西洋书籍仅一万四千六百七十册。此外尚有

`浅草文库' , 藏书颇多珍本。” 又言:“圣庙本在上野 , 今
废为公园 , 宽文十年乃移于此。宽政十年土木盛兴 , 焕然
一新。维新后仍行祭孔子礼 , 明治五年乃立书籍馆。” [ 29]

在这段注释文字中 , 王韬特别地说明了:废 “神田圣庙”
而 “开书籍馆” 乃是 “维新以来 , 专尚西学” 的结果 , 以
及 “书籍馆” “许内外士子入而纵观” 的特点。或者可以
说 , 王韬已经开始把 “开书籍馆” 提高到了 “维新” 和
“专尚西学” 的认识层面。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考察东西

洋图书馆的一个进步。这也大概是王韬之所以要特地撰写
这段按语的目的吧。(未完·待续)
[ 收稿日期] 2003-06-12 (全文)
[ 责任编辑] 张欣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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